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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锅

看电影《小小的我》，发现这
部影片的导演杨荔钠是贾樟柯

《站台》(2001)中的女主角之一，困
于小城，勇敢莽撞，跳舞，对着远
去的火车嘶吼。

后来杨荔钠拍剧情片，看得
出她明确的作者野心，对自己的
作品非常有规划性，2022年的《妈
妈！》原名是《春歌》，为的是和前
面两部《春梦》(2013)《春潮》(2019)
统一起来。《春》系列全部是编导
合一的，《小小的我》是她第一次
执导非自己编剧的作品。不过编
剧也是女性——— 游晓颖之前最
成功的两部作品，都是和女导演
合作的。一部是和张艾嘉合作的

《相爱相亲》(2017)，一部是和殷若
昕合作的《我的姐姐》(2021)。当
然，游晓颖也和姜文合作男性成
长电影《英雄出少年》，也许春节
档就能够看到。从《相爱相亲》和

《我的姐姐》两部作品看，游晓颖
善于讲述女性在新与旧的冲突
中所面临的伦理困境。

过去一直讲述女性故事的
女导演和女编剧，的确创作了一
部以男流量明星为中心的电影，
这一点确凿无疑。不过，从《小小
的我》回看，杨荔钠的每一部创
作，其实都是有目的地从作者电

影向商业电影的有序撤离。在有
目的地进入商业电影体系、让渡
自我表达欲望的同时，杨荔钠其
实在《小小的我》中又保留了一
点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我看杨荔钠的作品，最深刻
的印象便是其矛盾性。表面上
看，她讲的都是女性的代际关
系，男性几乎都是缺席的——— 而
缺席的男性却一定是影片中最
重要或者最完美、最被女主热爱
的那个人。《小小的我》主角是男
流量明星。在杨荔钠的作品中，
始终隐形的男性第一次出现在

银幕的中心位置。但有意思的
是，这部电影中的“父亲”仍旧是
缺席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春和的父亲一共出现了三次，第
一次他惶恐地出现在母女剑拔
弩张的时刻；第二次他出现在幼
年的春和将自己放置在行李箱
中、父母到处寻找未遂的场景
中，他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春和妈
妈的那句关键的话可以被说出：

“如果我们真的找不到他了，是
不是日子就可以好过一点？”第
三次他出现在春和妈妈二胎生
产之后。在春和的世界中，所有

的爱恨都只和这个家庭中的两
个女性有关。

因此，在杨荔钠的新作《小
小的我》中，即使男性成为主角，
然而“父亲”角色突兀的缺席平
衡了性别的分量，两张极为相似
的女性的面庞占据银幕的中心
和春和的世界。她们延续着杨荔
钠的世界中一贯相爱相杀的母
女代际关系，尤其是春和的外
婆，强大，通达，独立，充满人生
智慧。

这部电影是带孩子一起看
的。孩子问：妈妈你觉得这部电

影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他又自
己回答说：有一点像商业片，因
为下一步总是和我猜的一样；但
是又有点像文艺片，因为节奏很
舒服，没有那么赶。没错，这个片
子有一些非常商业的地方，比如
说公交公司演讲段落，这可算是
好莱坞电影带给全世界电影的陋
习。但导演也在某些地方保留了
文艺片的节奏，比如刘春和吃牛
轧糖噎自己，长镜头的漫长带来
典型的文艺片气息；又比如外婆
在得知幺儿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之后在房间里起舞的逆光镜头。
拍得很美，但因为都是熟悉的配
方，所以并没有那么惊艳。

四字弟弟的表演比想象中
好得太多，甚至能拿来和《绿洲》
中的文素丽相比——— 但与其这
么讲，不如说《小小的我》是一部
女性导演一步步从作者电影进
入商业电影领域的电影。一群女
性创作者围绕一个男明星创作，
并不代表这不够“女性”。许鞍华
说：无论怎么拍，导演我都是女
性。戴锦华也讲：当我们强调女
性的性别立场，必须联系着女性
的性别经验的时候，也自觉或者
不自觉地限定了女性电影的题
材、表达和立场。这有“画地为
牢”的危险。我同意她们的说法，
因此不觉得女性导演讲述男性
故事有什么不妥。女性创作者可
以在电影中表达一切她们想表
达的生命经验，而不应被限定在
性别经验的范畴之中。

（作者为文学博士，山东艺
术学院副教授）

《小小的我》徘徊在文艺和商业之间

天天娱评

AI绘画、音乐、视频现象级工具迭出

AI向艺术创作快速渗透，谁执“神来之笔”
一曲成名

“无名之辈”有了主题曲

今年元旦，米哈游旗下开放
世界冒险游戏《原神》发布5 . 3版
本《炽烈的还魂诗》，来自提瓦特
大陆纳塔地区的“火神”玛薇卡和
来自至冬地区的愚人众执行官

“队长”迎来高光时刻。
“火神”“队长”都是原神团队

用多个版本铺垫的人物，拥有大
量台词和动画演出，甚至有自己
的主题曲。令人意外的是，一个并
未过多着墨、甚至没有形象的角
色，通过一首极具传唱度的AI二
创歌曲而火了起来，它就是“蛇
王”奥奇坎。

奥奇坎的故事零星散落在开
放世界的各处文本中，需要玩家
探索获得，将文本输入音乐生成
模型Suno AI并选择相应曲风，
一次可生成两首歌曲。在朗朗上
口的旋律加持下，奥奇坎的故事
很快被传播开来，并拥有了不输
于“火神”和“队长”的人气。

歌曲的“破圈”能力不容小
觑：《原神》2022年出圈歌曲《神女
劈观》的B站播放量已近3600万；
米哈游另一款旗舰作品《崩坏：星
穹铁道》上个版本匹诺康尼的主
题曲《不眠之夜》的B站播放量已
达4300多万；而今年上线的《绝区

零》，米哈游甚至会给每个出场角
色专门定制歌曲。

有手就行
AI艺术创作已成风气

AI作曲真的有手就行？上海
温哥华电影学院3D动画系主任、
AI创作“发烧友”徐一然现场演
示了用Suno AI作曲的全过程。
最简单的操作只需两步：文本填
入对话框，点击开始即可，一次能
生成两首歌曲。如果想要生成更
有个性的歌曲，可将文本按照前
奏、主歌、副歌、桥段、尾奏等作曲
格式标注好，在提示词中写明需
求，比如用什么乐曲、表达什么样
的情感等，并选好曲风。

去年底，Suno AI发布了全
新版本，带来两个非常实用的功
能。一是可以“定向创作”，也就是
用户可上传音频，比如随口哼出
的一段旋律，在此基础上，AI可
以续写补全为一首完整的歌，不
限时长。二是可以指定声音作为

歌唱者，比如在《奥奇坎金曲》中，
UP主就上传了自己的声音，而后
续翻唱者则发布了各自声音的翻
唱版本。

与Suno AI的迭代策略相
似，Midjourney也在以小步快跑
的方式更新。“现在AI绘画已经
很少出现多个指头的情况了，用
户也可选中局部画面进行生成。”
徐一然说。

相比之下，去年被视为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王炸”的
Sora却掉队了，如今AI文生视频模
型的头把交椅已被快手旗下的“可
灵”稳稳占据。自去年下半年起，
Midjourney+可灵几乎是外网视频
生成的标配。徐一然说，相较于
Sora，可灵在清晰度、文本理解能
力和视频长度方面实现超越。更重
要的是，可灵已拿出商用产品，而
Sora磨磨蹭蹭一年半后才推出面
向公众的版本，市场早已被瓜分。

事实上，互联网上已经有越
来越多的可灵生成视频占据人们
的眼球，目前最火的是“小猫做

饭”和“手办动了”两类，观众甚至
意识不到它们是由AI生成，而把
它们当成是某类动画。

回归文字

艺术领域仍需靠人

同为AI艺术创作，大众的接
受度却高低有别，其中接受度最
低的就是AI绘图。《游戏研究》编
辑、游戏主创王安础注意到，2022
年底曾发生过一场关于AI创作
的大规模讨论，主要是由于AI绘
画引起的。去年，不少游戏因疑似
使用AI绘画而陷入争议，但被质
疑的厂家一律选择以沉默回应。

AI作曲虽存在争议，但赞赏
的声音也很多。古风歌曲爱好者
兔美表示，以前她根本接触不到
好的作曲编曲，而且花钱请人作
曲的成本很高，尽管她有作词能
力，但成曲寥寥。有了AI作曲工
具后，她可以生成很多作品，而且
效果不差。

对于AI视频，人们似乎从一

开始就接受了它的存在。业内专
家曾这样评价Sora：往小了说，是
文生视频技术突破了一个数量
级，可直接应用于短视频、广告等
行业；往大了说，它提供了理解、
重建和模拟这个世界的可能性。

为什么同为AI艺术创作，接
受度却不相同？在王安础看来，主
要是由于受众基数不同以及不同
艺术形式的创作门槛不同。简单
来说，受众基数越小、创作门槛越
高、人们的接受度越高。

B站UP主“孙工普拉斯”则从
创作灵感出发提供了另一个观察
视角。绘画事实上是个体力活，从
古至今，创作一幅画作少则几天，
多则几年，而绘画的“神来之笔”大
多是在绘画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
雷同的AI作品并不能给画师提供
灵感，反而压低了他们的收入。

音乐则不一样，它的灵感大
多源于创作之前。当作曲家枯坐
案台毫无灵感时，听听AI创作，
或许能从各种音符的拼接组合中
找到灵感，写下属于自己的作品。
因此，作为提升生产力的工具，
AI作曲无论在专业人士还是普
通人群中的接受度都更高。

在徐一然看来，艺术家则是
游走在人类精神认知边界的人，
AI能够达到人类艺术的平均水
准，但开疆拓土永远要靠人。

(据《文汇报》)

“留给我们的唯有一条路，那就是希巴拉克的道路……”这首由Suno AI创作、于今年元旦上传到
哔哩哔哩(B站)的歌曲《奥奇坎金曲》成了爆款，目前播放量已突破250万，也让向来“低调”的AI作曲在
人们面前“秀了一把肌肉”。

Midjourney、Suno、Sora分别是AI绘画、AI音乐和AI视频的代表软件。随着这些现象级工具的出现，
AI正快速渗透到越来越多艺术创作领域。有意思的是，三者的大众影响力大相径庭，Sora发布对人们
的冲击力最大，而抵制AI绘画的呼声则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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